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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是中华民族道德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挖掘回族传统道德教

育资源是新时期创新回族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基本前提。本文从伊斯兰教宗教道德观、中国政治统治及中国

儒家文化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了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的形成，从横向上和纵向上分别对回族传统道德教

育资源的特征进行了概括，并从家庭伦理、社会伦理、自然伦理和个人修养四个方面对回族传统道德教育

资源的内涵加以阐述。 

关键词：伊斯兰教；回族；道德教育资源；以儒诠经 

 

回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它与众不同的信仰和风俗习惯，在众多民族中

独树一帜。它不是由中国某个古老族群演化而来，而是由大量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唐宋元

时期迁居中国后世代繁衍而形成的。所以，一定程度上，回族民族心理代表了伊斯兰文化与

中国文化相互碰撞的产物，回族道德是伊斯兰道德和中国传统道德互相融合的结果，回族人

民虔诚善良、团结坚韧、诚实与清洁等品质都是有目共睹的。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不仅是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而且也是对当代青少年道德教育活生生的教材。本

文拟就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的形成、特征及其内涵进行分析探讨，希望能对这一问题的研

究有所推动。 

一、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的形成 

（一）唐宋元时期，伊斯兰宗教文化的持续传入为回族传统道德资源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自波斯和阿拉伯人定居中国后，他们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也被带到了中国。他们不以传教

为目的，但伊斯兰教信仰作为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精神追求仍然延续着。尽管唐宋元时期政府

给予这些“蕃客”很高的待遇，但他们自己的心理感受，仍然是以“客”的身份漂流他乡，

因此，在异乡的他们对自己根的认同几乎成为他们的心理需求。伊斯兰教便在这种需求中充

当了载体。作为他们共同的信仰，伊斯兰教成为这群侨民的身份标志，也是他们自己相互认

同的门槛。教胞的心理暗示，使他们即便陌生也亲切。伊斯兰教的这种黏结作用，可以看作

回族友好团结道德形成的根源。回族与伊斯兰教的水乳交融，使伊斯兰教成为回族最原初最

本质的灵魂。 

伊斯兰教对回族传统道德的形成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伊斯兰教本身是一种宗教、伦理、

法律三位一体的宗教，穆罕默德说：“我是被派遣来完成道德的”。[1]伊斯兰教的经义，从宗

教的角度看，是从各种角度，阐述伊斯兰教的宗教主张；而从世俗的角度看，就是一套完整

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虔信的回族人民从心理到行为都受着它的影射，遵从这种宗教道德。

因此，回族道德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的道德，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持续传入为回族传

统道德资源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明清时期，中国政治环境对回族传统道德资源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明清时期，世代定居中国的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们，已然从“客”变“自家人”了。

伊斯兰教在中国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已经不仅仅是外来的穆斯林，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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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汉人和唐兀人。政府也不再将伊斯兰教看作是异国风情的遗留，而是

将其作为有影响力的宗教高度重视。一方面，政府不能无视这份有特殊精神需要的群体的力

量，要适度放宽对他们的政策，从而使民族无矛盾，国家长安定；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份不

可忽视的群体力量，给明清政府带来压力，明清政府唯恐穆斯林集结反抗，不无防范。因此，

同化异族、“转相化导”成为明清政府唯一可选的低冲突手段。在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文

化下，回族的地位渐渐被动而至劣势。在明朝，回族不能自相婚配；清真寺只能在 “祝延

圣寿”的名义下建造；回民在清真寺礼拜时，要为非信教的皇帝祈祷等。这类做法严重抵触

了伊斯兰教的一神思想。对于伊斯兰教徒，真主安拉是唯一绝对的存在，也是唯一被膜拜的

对象，即使穆罕默德，也只是使者，是人而不是神，不被膜拜。穆斯林们陷入了尴尬的“除

了真主还要把皇帝奉为神圣”的矛盾。 

在这种形势下，回族内部形成两种作为：一种是笃信伊斯兰经义的人，他们反抗封建王

权，坚决不拜君主，以维护伊斯兰教的纯净； 另一种主要是已经读书入仕的回族人，他们

迫于自己的官位和社会形势，主动维护封建政权与代表封建文化精髓的儒家思想，尝试着以

儒诠经，试图调和伊儒，达成彼此的谅解和接纳。为了伊斯兰教的生存及发展，为了回族内

部的团结，穆斯林只能顺从于皇权，在封建社会，既忠于主，又忠于君。但为了和“真主唯

一”的信念达成统一，便诞生了“二元忠诚”的回族伦理道德观。“二元忠诚”观认为“君

者，主之影。忠于君即所以忠于主也。”“王者，代真主以治世者也，王者体主，若影之随形。”

故而“念主而忘君，非念主也，念君而忘主，非念君也”。［２］
这样，忠君与忠主成为统一体，

既忠主又忠君才是“真忠之道”。“二元忠诚”成功的解决了伊斯兰教在非伊国家的生存问题，

显示了伊斯兰教强大的生命力与灵活性。同时，在民族自尊遭到践踏的情况下，被歧视的回

族人民惺惺相惜，团结御辱，他们的凝聚力更加强大了，“教胞”基础上团结友爱的道德更

加突显了，他们身处逆境而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也让人为之震撼。 

明清时期的政治环境是促成回族“二元忠诚”道德的客观因素，然而，回族人民真挚的

爱国情感也是有其心理基础的。从宗教的角度看，穆斯林们坚信穆圣所说的“爱国是信仰的

一部分”，这是他们爱国情感的宗教依据；从社会环境看，明清时期定居中国的阿拉伯、波

斯后裔，对世代生活的中国早已产生了眷恋，他们早已将自己作为中国公民看待，中国就是

他们的家，祖籍早已淡化为符号而丧失了回归欲。对生于此长于此的国家的热爱当然是真诚

的。另外，回汉通婚，以及回族使用汉语言，接触汉文化，思想中都会被中国人传统的“精

忠报国”思想渗透，爱国的情感在潜移默化中也逐渐被强化。 

（三）中国传统儒家道德文化对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 

明清以前，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以阿拉伯语为交流工具。在明清时期，这种状况显

然不适应。在儒家思想盛行的中国，伊斯兰教本来就被误解和排斥着，如果还闭门造车拒绝

沟通，不被别的文化群体所了解和宽容，它的生存将是困难的。另外，明清时期的很多回族

人，没有阿语的语言环境，在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的环境下，早已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对阿文

反而不甚熟悉，如果不将伊斯兰经典译成汉文，伊斯兰教在本民族中的传播都存在阻碍。因

此，为了有效的传播伊斯兰文化，更为了将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尤其是其道德文化进行融

通，将伊斯兰经义译成汉文被大家认识势在必行，以儒诠经成为历史的必然。担当以儒诠经

工作的一般都是“怀西方之学问，习东土之儒书”的回儒，甚至是儒、释、道、佛四教皆通

的学者。在熟谙各种文化体系的基础上，他们提出“回、儒经书，文字虽殊而道无不共，语

言虽异而义无不同”，“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
［３］

伊儒相通，为以儒诠经提供

了前提，更是为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创造着契机。以儒诠经既是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本土化过

程，也是伊斯兰文化中国式的重新解读。 

在这种重新解读的过程中，学者们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对伊斯兰思想进行重组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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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儒家道德思想与伊斯兰教原理巧妙的编织在一起，其手段各异，却殊途同归。王岱舆、刘

智、马注和马德新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贡献者。王岱舆著述的《正教真诠》，将伊斯兰教义与

中国传统思想中能够相互印证的共性提取出来，并连贯成书。其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将敬主、

忠君、孝亲统一起来，分别作为人的道德在宗教、社会、宗法领域的根本所在，并注重人的

道德实践和道德修养的养成；马注的《清真指南》是以伊斯兰教义为纲，择取中国传统文化

名家典籍之内容予以表达，以“孔之言”表“穆之义”，对“三纲五常”、“人道五典”及孝

亲思想做详尽的阐述，对回族穆斯林在“五伦”上应尽职责做具体规定；刘智的《天方典礼》

则是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本，结合回民实际生活，从伊斯兰各经籍中择取适宜内容，重组体系

汇编而成。不仅涉及生活各方面的礼仪，还重视人们合理享受现实生活的权利，为人们自觉

遵守伦理道德提供精神支持。马德新的《大化总归》，则将儒家经典中藏而不露，言而不详

的内容加以伊斯兰的阐述和发挥。马德新准确的看到伊儒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伊斯兰文化重

天道，儒家文化重人道。而儒家只重现世无法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对社会显在不公现象

的疑惑，不能满足人们的终极安全，对道德的约束力不够。他借用“二世说”和因果报应论，

为人们的道德遵守提供更长久和强大的动力，引导人们弃恶从善，遵守道德规范。 

  这场被誉为“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拯救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存续，在

伦理道德领域，它巧妙的论证了“三纲五常”、“五伦”、“五典”、“五功”的契合。一个既符

合中国封建儒家伦理道德观，又符合伊斯兰教伦理道德观的中国伊斯兰教道德体系终于确立

了。 

二、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的特征 

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是以伊斯兰教道德文化为核心，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与文化环境的

影响下，在回族人民长期的生产与生活中逐渐培育出来的，有其明显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 

（一）纵向上，贯穿始终、兼顾两世的伦理道德信仰 

中国著名阿訇达浦生曾讲：“宗教者所以维持道德也，维持道德乃宗教之本质也。”[4]以

伊斯兰教道德作为源头的回族道德，道德的终极动力就是宗教的神圣，因此不能离开宗教信

仰谈回族的道德。 

两世幸福说是伊斯兰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它不同于其它宗教尤其是佛教所主张的今生

的苦难是为来世解脱的“出世”思想，主张既重视来世的幸福也不放弃对今生幸福的追求。

《古兰经》说：“谁想获得今世的报酬，我给谁今世的报酬；谁想获得后世的报酬，我给谁

后世的报酬。”[5]它反对禁欲，认为禁欲是对人们应得利益和幸福的剥夺，本质上是不人道

的。人应该既为今世的幸福而在大地上努力耕作，也为来世的幸福而履行宗教义务，不能只

持一端。如果一个人只为来世的幸福沉溺于宗教而不承担对家庭、社会的责任，就是放弃了

今生的幸福，是不道德的；同样，如果一个人每天只沉醉于物质享受、个人私利而不履行宗

教义务，没有精神追求，就是放弃了来世的幸福，也是不道德的。但是，这两世的幸福也不

是同等的，今世的幸福是虚幻短暂的，比起后世的幸福是微不足道的，而后世的幸福才是永

恒真实而祥和的。因此对两世幸福，尤其是对后世幸福的追求，成为穆斯林生活的目的和道

德实践的出发点。 

那么怎么能评判一个人后世是否幸福呢？于是，善恶报应说与两世幸福说相伴而生。穆

斯林认为真主在人进入后世时，会对其前世的行为进行全面公正的评判。信教而行善的人，

“是乐园的居民，将永居其中”；而不信教且作恶的人，被打入火狱，永远经受折磨。现世

所作的一切，都是在为后世的评判积累证据，且必有作用于自身的结果。因此，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善恶有报，善恶必报鼓励虔诚的伊斯林们进行道德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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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善恶有报的信念下，为了获得两世的幸福，伊斯兰教形成“去恶从善”的道德原则。

伊斯兰教的“三要素”——信仰的内悟，信仰的表白、善行，其中善行是回族穆斯林道德行

为的根本出发点，“劝善戒恶”被中国穆斯林称为“教门八件元根”之一。伊斯兰教的善行

不单单是帮助他人，一切美好的行为，一切能提高人类价值，使人更完善的行为都是善行。

它不但包括对自己的善，对自己要严格要求，提高道德修养，还包括对他人的善，即“善与

人同”，要引导别人一同行善；伊斯兰教的“戒恶”也是不但要让自己远离恶行，还要对他

人的恶行纠正、批评、憎恶以帮助他人“去恶从善”。虽然作过恶，但是能知错就改，悔过

自新的人同样是善的。止恶扬善是伊斯兰教最简炼也是最高的道德判断和行为的目的。 

无论“两世幸福”，还是“ 善恶”之说，伊斯兰和穆斯林的阿拉伯文原意正是“顺从”

和“顺从者”。因此，顺从是伊斯兰教道德的第一位。在穆斯林心目中，无论什么主张，只

要是在经训中被真主和使者所提倡的都应当无条件的顺从。伊斯兰教道德的终极动力是宗教

的神圣。它不像世俗道德那样只满足于舆论的约束力，而是以信仰真主、相信末日审判为依

托，使强烈的宗教意识、宗教感情和坚定的信仰成为穆斯林追求善行与美德的内在动力，把

信主独一、行善戒恶作为整个道德规范的中心。[6]

（二）横向上，妥善处理好人和真主、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 

回族传统道德教育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在信仰的力量下处理好人和真主、人和自然、人和

人的关系，而后两种关系又是建立在人与真主的关系之上。 

1、人和真主与人和自然 

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创造了人和世界，相对于创造者真主，人和自然界是同一属性，都

是“被造物”，同处于顺服、仆从的地位，因此，人和自然是平等的，不存在人崇拜自然或

者人是万物的主宰之类不平等的关系。但是人又是被造物中高层次的生命体，是真主派于自

然的大地的代理者，以这种身份，而作为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参与自然的运转。真主的意志

赋予自然界以规律，也赋予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和行动的能力。同为被造者，真主已经完美

的安排了人和自然界的共存与相处，人可以接近自然，从自然的圣美中感受真主的伟大创造

力，也可以利用真主赐予人类的能力从自然中获得必需的东西以维持人类的繁衍生息，人还

必须承担起代理者的责任，利用自然的时候，还要保护自然，使真主赐予自然的平衡不被打

破。顺从真主的这种安排，就是人类的善行，人和自然都能够生生不息。而如果突破了真主

赐予的尺度，打破了真主安排的和谐，就是违抗了真主，为恶行，在现世，生态破坏造成的

恶果要人类自食，是真主的惩罚；后世也得不到幸福。因此，回族穆斯林视自然界为真主赐

予的珍贵礼物，而人对自然，承担着真主托付的责任，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要在人类

生存与发展的同时，善待自然，珍惜环境。回族穆斯林这种绿色生态观，是回族穆斯林对待

自然界的道德表现。 

2、人和真主与人和人 

在伊斯兰宗教话语体系中，真主创造了人类，因此人人都是真主的仆人。无论人们在种

族，性别，肤色，贫富，地域，阶级，语言，文化等何种的差异，在真主面前，人人都是平

等的。一个人的高尚与否，不在于他被世俗冠以某方面的优越，而在于他是否行善。既然人

人都是真主造化的，所以，人人都是穆斯林大家庭中的一员，大家是教胞，身份相同，就不

应该彼此仇视和伤害，而应该相互理解，和睦相处。穆罕默德说：“穆斯林与穆斯林，相亲

相爱，如同一体。一肤有病，全身都疼。”真主面前要人人平等、相亲相爱的思想，有力的

对抗了各种种族歧视及地域歧视，既是人们社会交往中，公平，公正道德养成的前提，又是

人类友好相处的基础。回族穆斯林主张“天下回回是一家”，就是对这种思想的深刻阐述，

这种重视团结合作，反对仇视分裂的态度，既有利于民族矛盾的化解和人类和平，也使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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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生活中充满友爱、真诚与宽容。 

三、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的内涵 

    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人类社会所面对的重要伦理关系几乎都被

纳入其视域之内而被明确界定，从其类型而言，主要包括家庭伦理、社会伦理、自然伦理及

个体品德修养等几个方面。 

（一）孝敬父母、夫敬妻爱、有子重教、兄宽弟忍的家庭伦理 

在家庭中，同中国传统的忠孝思想结合，回族穆斯林将孝敬父母看作是“万善之首”。

《古兰经》指出对人们恩德最大的，第一是真主，第二便是父母，要求人们牢记父母恩情，

善待父母。孝敬父母，不仅要解决父母的温饱，更要对父母和颜悦色，由衷地尊敬双亲。在

婚姻关系上，回族主张夫妻间要互相尊重，互相爱慕，“男以女为室，女以男为家，如衣如

服，寒暑相共”。[7]男女之间的结合要以信教为前提，以爱情为基础，婚后要彼此忠诚，男

性要尊重女性的身体和人格。在对待子女上，要爱中有慈，慈中有严。重视子女的教育，认

为“养子不教，不若无养；教而不正，不若无教”。在兄弟之间，强调“兄宽弟忍”，哥哥要

爱护弟弟，对弟弟宽厚体恤；弟弟要尊敬哥哥，对哥哥忍让有理。 

（二）怜恤孤儿、救济贫民、 亲爱邻里同伴、款待旅客的社会伦理 

《古兰经》中要求穆斯林“当优待亲戚，当怜悯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邻

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当款待奴仆”，[8]怜恤孤儿，首先要保护孤儿赖以生存的财产，并且

要对孤儿体贴照顾，给他温暖的住处，并抚养教育，不能让孤儿挨饿受冻，流离失所。回族

反对贫富悬殊，认为财产不能完全据为己有，应有穷人的一份，富人有接济穷人的义务，公

开施舍是好的，暗中捐助更值得赞扬。回族穆斯林认为，人固然有远近亲疏，但是大家同为

真主的仆人，就要彼此善待。因此无论近邻，远邻，工作和学习中的同伴，即便是非穆斯林，

只要尊重和不诋毁伊斯兰教，都应该真诚相待。回族的“教胞”意识，使得他们互相认同，

即便不认识的人们，他们也尽心帮助，热情款待。回族穆斯林这种扶贫济弱、善待他人的优

秀品质，缩减了贫富差距，削弱了穷人的“仇富”心理，增强了民族内部的凝聚力，也促进

了与其他民族的和睦相处及政治稳定。 

（三）接近自然而不崇拜自然，利用自然而不破坏自然的自然伦理 

伊斯兰教认为，昼夜更替、潮涨潮落、花开花谢等一切自然现象都没有神秘之处，人们

不应该盲目恐惧和崇拜。人应该走进自然界，观察感悟自然界，探索其中的规律和奥秘。人

在大地上，要利用自然界的各种属性和规律，努力劳动，创造幸福的生活。大自然所提供的

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人应该利用自然，但不能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不能过度开发和污

染环境，要保持清洁。对一切有机物怀有慈爱之心，不无故伤害幼畜、幼苗，不可毫无节制

的开荒和砍伐。 

（四）回族传统道德教育中对个体品德修养的要求 

回族传统道德教育中包含有丰富的个体品德修养方面的内容，首先注重个体心灵的清

洁。在穆民看来，心灵的清洁是一切清洁之本源。行为受意识控制，只有先在心灵上抹去污

秽的念头，才可能有清洁的行为。而心灵的清洁，就是保持坚定的信仰并体会到内心深处的

祥和。心理清洁所带来的行为清洁是：不杀人损人，不贿赂贪污，不偷盗赌博，不崇拜偶像，

不通奸，不偏听偏信，搬弄是非等。 

其次，诚实是每一穆斯林的必备品格。伊斯兰信仰有三个基本环节：心中诚信，口舌承

认，身体力行。只说不做等于伪信，所以诚实首先要言出必行。另外，人不会永远清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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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犯错，因此，要能够常常反省自己，并承认自己的错误，文过饰非是不诚实的。同时，对

待他人，要言而有信，不做伪证，公平买卖，不弄虚作假。 

再次，个体应注重培养温和中庸的品行。“安拉不喜欢过分的人”，所以穆斯林要言语平

和，不说挖苦，讽刺人的话，不传播流言蜚语；不做过激的行为；穿着端庄而不暴露；用钱

既不挥霍，又不吝啬；与敌人争斗，也不能伤及无辜的孩子和老人；对于信仰，主张真心感

悟，而不能强迫为之。 

最后，要培养坚韧而顽强的道德意志。回族传统道德教育中的温和中渗透着不达目标永

不放弃的韧劲。他们认为，今生是真主对我们的考验，无论遇到疾病，贫穷，还是心理的困

惑与失落，都是真主赐予我们的经历与感受。在任何挫败中，都不怨天尤人，坚信困难是磨

炼我们的机会，要坚持信念，要看到希望。 

总体上看，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是在中国大地上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具

有鲜明特征的少数民族道德教育体系，是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认真挖掘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对于有效解决当代社会的诸多道德困境，有针对性的开展

回族青少年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同时，对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问题的探讨，也

是对道德文化多样性的追求，“文化的多样性会让人类重新思考自身定位以及对人类发展的

种种可能性产生信心，在而对几乎无法逃脱的市场与工具理性的宰制命运中，激起人类对自

身反省与文化重建的希望”[9]。  

 

参考文献: 

[1]爱勒吉斯尔.回教真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33. 

[2]刘智.天方典礼[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12. 

[3]蓝煦.天方正学自序[M].北京:清真书报社,1925. 

[4]达浦生.回教与社会之关系[J].伊斯兰学生杂志,1 卷 5 期. 

[5] [8]马坚译.古兰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53,65-66. 

[6]王俊荣,冯今源.伊斯兰教学[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0:210.    

[7]马注.清真指南·卷之十·重丧礼[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436. 

[9]万明钢.论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与面临的困境[J].西北师大学报,2007（1）:62. 

 

The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nts of the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Resources of Muslem 

 

Zhang Xueqiang;  Che Tingfei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Minoritie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resources of Musl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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